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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残花剑雨

　整个世界忽然间变得灰蒙蒙的了起来，失去了一切原本属于它的光彩。

乌云遮去了碧蓝的天空和夕阳落山时留下的那一抹霞光，厚厚的压在上空。

奔雷捅动，似千军万马从九天开来。闪烁着金色光芒的长蛇在云层里不停的窜动，一闪即逝。

大地上的一切都变的聒噪起来。

原本柔和的风也在这一时间开始急促了起来，所过之处竟是飞叶尘砂。一旁的大河也越发的拼命汹涌的向前滚去。

韩怡风手里握着长剑。他从来没有发觉原来自己手中的剑是那么的沉重。

他紧闭着双眼，努力的使自己的内心平静来下。风撩起了他的头发、衣袖和他手中长剑的剑穗。

沈玉嫣就在他的前面的角亭里面。那个他最爱的人，却又是杀了他师傅夺走“七星雨”的人，也是他发誓要杀的人。

可是当在寻找了半个月后终于找到她的这个时候他却发现自己根本下不了手。他忽然想当面问个明白。也许沈玉嫣会告诉他：我没有杀你的师傅，没有夺走“七星雨”。我是被冤枉的。那么一切都将会有所转机。

沈玉嫣坐在角亭之内，桌上放着一柄和韩怡风手中一模一样的剑。而不同的是这剑的名字叫“幻月”。而韩怡风手中的剑叫“残花”。

除了这一柄剑沈玉嫣的桌上还放着一柄色泽陈旧的古琴。琴音在韩怡风刚出现的那一刻就停止了。一双白皙的手还放在琴弦之上，可是那十支纤细的手指却再也抚动不起来了。

当又一阵急风吹过。沈玉嫣貌似从容的站了起来，收起古琴拿着“幻月”转身便要从另一边离去。他甚至没有看韩怡风一眼。

“是你杀了我师傅？”韩怡风终于走了过来，站在沈玉嫣的身后问道。可是不难听出他们声音有一起颤抖。这也许是因为他对沈玉嫣的回答太过去期待。

“是的。你师傅是我杀的，‘七星雨’也是我拿的。”沈玉嫣没有回头，可是她的回答显得是那么的从容。那么的肯定。

韩怡风笑了，他的笑声在风中颤抖。他最后一丝有些可笑的期待成了空想。

天空又响起了一声雷鸣，随后便是那闪电划破长空发出的那一阵撕拉拉的声音。电光之中韩怡风的笑容天始变有有些狰狞了起来。他的心间不断的在问：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你不是要杀我吗？如果你不动手，那请你以后不要在来找我。”这句话沈玉嫣说的如此的坚决，并说完便向前离去。

就在这一刻韩怡风拨出了手中的长剑，就在他长剑出鞘的瞬息之间一股凌利的杀气便从剑锋之上汹涌而出，片刻之间四周的空气都凝固在了一起。杀气涌动逆风而卷，不知多少翻飞的枯叶在无声无息之间断为了两半。

感觉到了那无形的杀气沈玉嫣停下了脚步，放下了古琴，拨出了手上的“幻月剑”。没有回头，竖起长剑在身前。闪烁着冷芒的剑锋里映出了她半边俏丽的面庞。没有任何的杀气。左手并指轻轻的按在剑脊之上，微移莲步她转过了身来摆开了剑式。

两人面面相对之间雷声大作，闪电接连不断的撕裂长空。四周开始响起啪啪的声音，雨点开始滴落。暴雨即将来临。

韩怡风出手了，他在也无法忍受心中的那股子恨意。正因为他很爱沈玉嫣所以现在他才会有这样的恨意。

他手中的长剑寒锋一闪直指向了沈玉嫣。他的人也在一声低呤之后划出一道残影舞动着长剑向前刺去。长剑剑锋带动着四周的空气，便如身旁湍急的河水一般汹涌着一起向沈玉嫣扑去。

如果说他的剑式便如同那狂风骤雨，那么沈玉嫣的出手便如同是一条随风而摆的游丝了。只不过这游丝不是顺风而摆的，而是逆风而上的。

没有任何的杀气，沈玉嫣的出手永远都是那么的平静，那么的不经意。而她所捅有的只有速度。她的剑式比天是的闪电还要快。

两剑交锋。银白的光芒不断的交织在一起然后闪烁、消失。两剑相交发出的声响也随着暴雨的来临而越来越争促。雨点落地的声音似乎成了两人出剑的结拍。

急风横行，雷声捅动。每一次闪电出现仍就带着那撕裂一切的声音。每一次电光的闪烁都映下了两人相博的身影。

雨越下越大，两人的衣服渐渐的都湿透了紧紧的贴在身上。头上的头发也一缕一缕的淋湿在了一起。两人的每一个动作都抖出了无数的雨花。

也不知两人在这片刻之间过了多少招了。在最后一招过后两人终于分了开。各自喘着息着。目光却都紧紧的盯着对方。韩怡风眼中含着的仍就是那股子愤怒，而沈玉嫣仍就如同秋池的水一般平静。

当电光再次闪过的时候，两人同时再度出手了。手中长剑再次相交数招这后，韩怡风大喝了一声，身体在急速的回身过后反手从腋下将剑了刺出去。

这是一招杀招。只不过他并没有使全，因为他转过了身去，他不想看到沈玉嫣死在他的剑下时的样子，他不忍心。

虽然两人的功本就相差不大，可是沈玉嫣比起韩怡风来却仍是差了一些。两人以前常常过招，可是唯有这一招是沈玉嫣无法接住的。她自己也知道一但韩怡风使出了这一招那么就说明她必死无疑了。当然这一点韩怡风自己也知道，如果不是他下定了决心他自己也不会使用这一招了。

又是一道电光闪现，暴雨之中韩怡风紧闭着双眼，他的面容紧紧的扭曲在了一起，他的嘴唇在不断的颤抖。他背对着沈玉嫣，他手中仍握着剑柄，他的手也在颤抖。长剑从他的腋下刺出，剑尖已没入了沈玉嫣的腹中。

而沈玉嫣已定在了那里，腹中鲜血流从然后顺着韩怡风的剑锋流出，又在瞬间被大雨冲刷掉。“幻月”从她的手中跌落在地上，发出“当啷啷”的声音。忽然两行泪水从她的脸颊划落，与天上的雨点融为了一体再也分辩不出来了。

当韩怡风拨出手中长剑之时，他忽然忍不住涌出了泪来。然后他发疯似的奔跑而去，瞬间消失在了一片雨淋之中。

看着韩怡风最后的身影，沈玉嫣终于倒在了地上。血不断的流出，又不断的被雨水冲淡。血混合着的雨水在地上似乎开出了一昙鲜艳的红花，慢慢的向四周绽放。

只有那倾盆的大雨更努力的冲洗着这个世界。


第一章 桃红再度

　夜，如地狱一般的可怕。

夜风之中似乎是藏着万千的厉鬼，在不停的撕叫着。

残月像地狱使者手中那勾魂的镰刀，正散发着死亡的光芒。

锦玉山庄之内，白锦玉正以一种让他极为舒服的姿势坐在宽大的雕花木椅之上，手中是下人刚送过来的姜汤。屋内点着十来盏油灯，恰到好处的照亮了屋内每一寸地方。灯火闪烁映照着他那张因为喝了太多酒而泛着红光的老脸。

在江湖中闯荡了四十多年的他，不但早已名扬天下。更是创建了和他一样有名的锦玉山庄。长年有着自己的妻儿陪在身边，第一天更有着数不胜数的人来到庄内拜访他。试问人生至此还有什么可求的。

今天他比以往更高兴，因为今天是他的儿媳为他生下了一个孙子。他终于做了爷爷，以至于他不由的多喝了几杯酒，却不想人已年老不胜酒力竟然有些喝醉了。可是他只要一想到那可爱的孙儿脸上仍是不禁的发出一丝微笑。

喝下了那一碗姜汤，白锦玉便将下人全都吩咐了出去。口中含笑正要睡下，忽然之间他听到了屋内还有着一个人的呼吸。那人的呼吸虽然极轻但却也没能逃过他那敏锐的耳力。

一惊之下他坐了起来，酒已醒了大半。月光之下他看见了那个人。

漆黑的长袍连头一起藏起了他全部的身体，只有那一双粉白的双手露在淡淡的月光之下，透着一丝红润之色。

白锦玉看不见他长的什么样子，也看不见他是男是女。他就像是忽然从地狱里出现在了这里，以白锦玉的功力竟然都没有发觉到他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屋内的。

“你是谁？”四十多年的江湖历练他当然知道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他须要的是冷静。

只是当他问出了这一句话的过后，对方并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缓缓的抬起了右手，如春笋一般的五个手指在月光下更是显的修长。

而在同一个时候白锦玉渐渐开始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正被一股寒气侵蚀。他的血液似乎都要被冻结，前所未有得恐惧开始在他的心头猛烈的散发出来。

月光将他两人的身影都映在了地上。刹那间两个人的身影忽然的变化，并有着一道冷光在屋内闪过。然后两人的身影又再一次的停在一那里。

白锦玉还站在那里，只不过已向后退出了半步。他的右手正探在背后，手里握着的是腰间短刀的刀柄。

他的目光还盯着他面前的那个人。那个人的身体没太大的变化，唯一变化的是他的右手。刚才抬起的右手现在已经垂了下去。

就在这一瞬之间，时间像是忽然停止住了。白锦玉的瞳孔开始收缩，开始突兀。他看见了在那才的那一瞬间在对方的手里出现了一柄利剑，Qī.shū.ωǎng.闪现了一道月牙的光影从他的喉咙划过。然后在一瞬之间那柄利剑又消失在了对方的手里。

太快了，他不敢相信这个世上有人的出手竟可达到如此的速度。可是开始哽咽喉咙让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他感觉到了自己的鲜血正在迅速的流出。然后他直直的倒在了地上。瞪着双眼，他还是不敢相信有人的出手会有如此的快。

月光盈盈照在他的身体之上，血液开始在地板上流淌。厉风从窗口吹入，一朵妖艳的桃花飘落在他的身上，仍然绽放着属于它的那一份美丽。

桃花开了，整个桃林都笼罩着它那浓郁的芳香。

清晨朵朵桃花都浸浴在朝阳的那柔光之中显得是那么的娇弱。花瓣之上凝着一颗一颗的晨露好似它们的泪水一般。

一条清澈的小河弯弯折折的从桃林里穿过，不知带走了多少调落的花瓣。

小河之旁，两个人并立在那里。看着绽开放的桃花，脸上却满是愁肠。

“夜天夜里锦玉山庄的白大侠被人杀了。他是第十三个了。”

“还是一剑封喉？”

“还是一剑封喉，他连身上的后的短刀都没有来的急拨出来。”

“他死的时候身旁也有一朵桃花?”

易珊没有在过多的回答，她已经不须要回答了。自从韩怡风追杀沈玉嫣回来之了她便在也没有看见韩怡风笑过，而她看见最多的只是韩怡风以酒买醉。而今她却更不愿意在看到韩怡风因江湖上的麻烦而更加的不开心。

最近江湖里死了不少的高手都是被一剑封喉。没有人知道真正杀人的人是谁。也没有人知道那人的武功的多高。但是无疑这一切的矛头都是指向韩怡风的。

因为韩怡风本就是个用剑的高手，当年行走江湖的时候他就仗着手中的那一柄“残花”挑战了江湖中所有的剑术高手。成就了他“当今剑术第一人”的名头。他的正名绝技便是一招“飞月挽花”，每每一招封喉。

不但是如此当年的他更是行侠仗义，每杀一个大奸大恶之人都会留下一朵绽开的桃花。桃花只有六月开，他也就只在六月里行侠仗义。他本是风度翩翩的人所以江湖上的人又有一个“桃花公子”的称号。

可是没有想到现今却有人用同样的方法去杀人，在杀了人之后却也同样的会留下一朵开放的桃花。虽然韩怡风已经有四年多没有在踏足江湖了，可是无奈名头尚存。事情一发生之后便有人前来寻仇。

四年了，当年在韩怡风亲手杀了沈玉嫣之后他便在也没有走出这片桃林了，在也没有过问过江湖中的任何事情了。可是如今江湖中却有事情找上了他来。看着眼前一片的桃花，韩怡风不禁的感到苍天弄人。

当易珊离开之后韩怡风仍是一个人独自站在那里。脑子里面出现的一幕幕的画面都是沈玉嫣。

从桃林里第一次与沈玉嫣相遇，到两人在桃林里比试剑法而相知，再到两个人同共击杀江湖恶霸的相爱，最后到因为沈玉嫣杀了自己的师傅而狠心杀了她。

那一段一段的记忆都似乎是韩怡风心里不断流淌的血。融入在了他的身体里面，永远都无法将其抽出来。

忽然之间，一阵无名的风卷了过来，凌落了不知多少娇艳的花瓣。站在满天的落花只中，韩怡风闭上双眼深深的吸了一口空气中的香味然后淡淡的道了一句：“不知来者是谁，请现身吧！”

随后便是从身后传来的一声朗笑道：“看来韩公子不但是剑术了得，这耳力也是不凡啊！”

“空智大师。”闻声韩怡风终于回过了头去，因为这般雄厚低沉却又不乏慈祥的声间只有少林的空智大师才会有的。

“想不到韩公子还记得老衲。”说话间空智大师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前，又手合十道了一句：“阿弥陀佛。”

不用他多说韩怡风已知道了他的来意，当下便问：“空智大师因该是为了最近江湖上的命案而来的吧？”

一语被韩怡风说出了自己的来意，空智大师立即收起了自己含笑的面容又道了一句：“阿弥陀佛。”

“难道空智大师也认为，这些人是我杀的。”说话间韩怡风的目光又回到了眼前凌落的桃花之上。

只听空智大师道：“说实话，老衲并不认为韩公子是一个乱杀无辜的人。可是这间事却是定与公子脱不了干系。俗话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听完这一句话韩怡风终于动容了。“那大师认为我该怎么做？”

“怎么做这还要公子自己决定。不瞒你说现在江湖中那些死者的家属都认为公子就是杀人凶手。他们打算一起来杀了公子报仇，在老衲的再三劝阻之下他们答应暂时相信公子。但是要求公子必须竟快的找到杀人凶手以证明自己的清白。”说完空智大师便顿了顿看见韩怡风已经开始犹豫了，于是又合十道：“阿弥陀佛，老衲话已至此也不便多留了。”这句话一讲完他便拂袖而去了。只留下了韩怡风一个人仍然对着满园的桃花沉思。

第二章 月白花红

　锦玉山庄之内，四处都张挂着素白的丧绫。

屋内人人皆批麻带孝，多数的人眼中都含满了泪水，更有的痛哭失声。那些下人们也是面容装重，分立两旁。

当韩怡风走过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望向了他眼中尽是敌恨之意。

素白的衣服穿在韩怡风的身上显得他的脸色更是那么的苍白。他没有在意任何人的目光就那么直直的走进到白锦玉的灵前。当下便跪在地上扣了三个头。

在一旁一个青年男子正要恶狠狠的冲上去，却被身旁两个妇人给拦住了。想必这三人因该就是白锦玉的儿子和妻妾了。

可是韩怡风仍是并没有在意他们的举动，扣完头之后便站起了身来走到了棺材之旁向里而看去。半响之后才神色凝重的回过头来。也不管有没有人听他说话，只是道：“不管你们是否相信，我韩怡风没有杀白大侠。”说完向外走去。

“姓韩的你给我站住。”闻声之间已有一个魁梧的汉子拿着一柄大刀冲到了韩怡风的眼前。大喝：“你当这锦玉山庄是什么地方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今天你即来了便留下给我的大哥陪葬。”说完便舞着手中的大刀夹着开山之势向韩怡风劈了过来。

这时屋内的那个青年男子也大叫着：“二叔杀了他为我爹报仇。”

韩怡风认识这个人，他是白锦玉惜年的结义兄弟，钱进。是个极为鲁莽却又极为重情重义的汉子。武功也算是一流的。他今天即然要杀韩怡风那么就绝不会轻意的放过了他。

看见此人韩怡风的眉头也不由的一皱，脚下一踏便退开到了一丈之外。

那钱进一刀没有劈中韩怡风，在踏一步又冲了上来，这一刀比刚才那一刀力量更加的强大。整个院内都铁然间卷起了一阵强风，随着刀式一起向韩怡风袭了过去。

韩怡风不想与他纠缠，于是展开了轻功不退反进。划过了一道残影人已来到了钱进的身前。

钱进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有如此之快的速度，而且会如此的胆大。却在一瞬之间他也没有看清楚韩怡风是怎么出的招，只是感觉自己的手腕一痛刀已脱刀而去。夹着呼呼之声飞去，当啷一声钉在了一根梁柱之上。人也被韩怡风一掌推了出去，虽然没有受伤却说什么也使不出任何的力气来。

韩怡风也不在理会他转身便离去了。他又怎会知道就是因为他这一出手更加令钱进和众人恳定了他就是杀人凶手。

回到了桃林之后，韩怡风什么也不愿再去想。只是独自一人坐在屋内喝酒，在他的桌上放着的是那柄“残花剑”。那柄和“幻月剑”是一对的宝剑。

刚才他看了白锦玉的伤口，那的确是很快的一剑。快得他都不敢肯定自己的剑是否有那么快。他唯一能肯定的是那伤口的划痕、力度和角度正和“飞月挽花”一招所伤一模一样。

他不愿意再去想，因为这一招剑法只有三个人会。一个是韩怡风的师傅，可是他已经死了。第二个就是韩怡风，这一招剑法就是他师傅传授给他的。而第三个便是沈玉嫣，那是韩怡风教她的。自己虽然是亲手刺了沈玉嫣一剑，可是他并没有亲杀看见沈玉嫣死去。

他不愿意相信沈玉嫣还活着，他也不愿意相信还会回来，他更不愿意相信沈玉嫣真的成了杀人的狂魔。

他也不敢去想像如果沈玉嫣真的还活着会怎样，他是否还会杀她一次，他是否还能够狠心下心来在刺她一剑。那样的痛苦他不敢在去尝试，当年那一剑已经足以让他痛一辈子了。

如果沈玉嫣真的回来找他报仇，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这些杀人的凶手真的是沈玉嫣那么她因该已经比自己厉害许多了吧？到时候自己是否会死在她的手上呢？她是否和自己一样能够狠下心来向自己也刺一剑呢？

韩怡风心里越不愿去想，他便越情不自禁的会去想。想着想着，他已不知道喝下了多少酒。但他终于醉了。

天色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黑了。

天上的群星一颗一颗在连在一起，布满了整个天空。只有那一轮孤月永远都是独自一个人经历着自己的阴晴圆缺。它每一次的残缺之间有着怎样的痛苦也不是任何的星星可以理解。

韩怡风就像那轮残月一样，没有人可以感受到他内在的心情。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看见的仍然是易珊。在这四年之中每一次他喝醉醒来的时候坐在身边照顾他的都是这个女子。

不管他经历了怎样的事情，不管他喝醉以后是怎样的狠狈，也不管他怎样的在梦里叫着沈玉嫣的名字。这个女人一直都在他的身边。

有时候韩怡风想，如果自己当初爱上的不是沈玉嫣而是易珊，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这一天。有时候韩怡风也想，也许自己真正该选择的人是易珊。有更多的时候韩怡风都在想因该让易珊离开，自己不能累了她一辈子。

为了让易珊离开自己，韩怡风曾好言与她商意过；也趁着酒向她发过脾气；更找来媒人为她说过亲事。可是无论他怎样做易珊都从没有离开过。有得只是躲在暗里流泪而以。

如果时间能够回到以前。那么他一定会选择易珊，可是时候永远也不可能会回头。他已经不能去选择易珊，因为他爱的人是沈玉嫣，他不能带着对别人的爱和易珊在一起。他不能这样对待易珊。

有时候韩怡风感觉易珊就像是天上下凡的仙子。在她的身永远存在着温柔、善良、美丽、大方、善解人意。而同时又给人一种纯洁、娇弱的感觉让人不敢轻意的去触碰，因为怕在一不小心之间让污着了她。

像她这样完美的女人，韩怡风真的不愿让自己去玷污了她。自己只是一个受过感情伤害而一直不能从阴霾之中走出来的人，他不配。

此时的月光在窗外是如此的皎洁。屋内燃着的一盏油灯正跳跃着微弱的火焰。桌上已经没有了韩怡风喝醉之时留下的那一堆酒壶。而是摆放着几道小菜，和两副碗筷。碗筷还整齐的放在那里，菜早已经冷却。

易珊睡着了，是趴在桌上睡着的。油灯的微弱光芒映在他水嫩的脸上，泛出了淡淡的红光。幽黑细长的捷毛在此时显得是那么的动人。

夜风不时的从门口吹进来，直直的吹在易珊的身上，不不时的撩动着好的发梢。

轻轻的韩怡风将自己的长袍脱下披在了她的身上，然后自己走到了屋外来到了桃林之中。夜里的桃花在月光下是那么的娇弱，每每微风吹它们就像在瑟瑟发抖。

宁静的夜，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人被杀。看着明月、桃花韩怡风不禁在一次在内心里问：她是否真的还活着？杀人的凶手真的是她吗？

不知道过了多久；不知道微风又吹落了多少花瓣；韩怡风也不知道易珊是什么时候醒来的并来到了他的身后。[网罗电子书：www.WRbook.com]

“韩大哥还在想杀人凶手的事吗？”温柔在声音在夜里总是能够让人感觉到暖。

韩怡风回过了头来，看着易珊凝视了半响也没有说话。

在韩怡风的身边有四年多了，易珊从来没有被韩怡风这样看过。可是现在她却在韩怡风的眼中感到了一种不安。她避开了韩怡风的目光开口问道：“韩大哥，为什么这样看我？”

韩怡风仍然看着她，顿了顿才道：“易珊，你怕死吗？”

“啊！”易珊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她知道韩怡风不会和自己开完笑的。随后她摇了摇头。

“你真的不怕死吗？我要你认真的回答我。”韩怡风在一次问了她同样的问题。

这一次易珊低下了头认真的想了片刻才抬起头来道：“我怕，我怕我死了之后就在也见不韩大哥。可是如果是为了韩大哥我愿意去死。”说话的时候她将目光看向了韩怡风，这两句话她说的是那么的坚定。

“那好，现在我要你帮我一忙。这可能会让你丢了性命你愿意去做吗？”说完韩怡风便盯着易珊，等待着她的回答。

没有犹豫，易珊在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便立即点了点头。问道：“是有关于杀人凶手的事吗？”

韩怡风点了点头道：“对。那个杀人者不是我能够对付得了的。他的厉害已经超过了我太多。我要你明天便起程去蜀中去一趟。去一龙虎山下找寻一个叫‘七叶老人’的人。现在只有他能够帮我了。你愿意去吗？”

“我愿意。”易珊的回答仍然没有半点的犹豫。

这一点使得韩怡风不得不在一次的内疚，易珊已经为他付出了太多，可是他却什么也给不了她。此时在易珊意想不到之下韩怡风第一次将她抱进了怀里。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

易珊曾不知在梦里梦到过多少次这样的场情，可是梦终规只是梦而以。当现实来临她却显的如此意外。在诧异了片刻之后易珊才反应过来，这一切来的是如比的突然。

她小心翼翼的将手环抱住了韩怡风，就好像她害怕这一切都会像美丽的蝴蝶一样会被自己太大的动作而惊飞。当她感觉到自己真真实实的与韩怡风捅抱在一起的那一刻在她的眼眶里忽然涌上了大颗大颗的泪水。

韩怡风的声音在他的耳旁轻轻的传来：“你此去极为凶险，因为半路上很有可能你就丢掉性命。你自己要注意安全，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就要看你了。”

易珊紧紧的抱着韩怡风不愿在放手，只是口中应了一声：“嗯。”

良久，韩怡风才轻轻的拍了拍她的肩头与她分了开。看着他泪流满脸的样子，韩怡风捧起了她的脸，用拇指为她拭去了脸上的泪珠。然后才道：“我饿了，你去把菜热一热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吗？”

易珊点了点头也来不急拭去还包在眼眶里的泪珠便转身去向屋内走了过去。这也许是在这四年来最开心的日子了。


第三章 风度凌落

　一夜在无声不息只间离去了，黎明的暑光再一度照亮了黑暗。

夜之中无声无息的还有凌落的桃花。大地上的花毯在一夜之间也又增厚了一层。

小河的水仍然潺潺的向前涌去，也不知带走了多少的花红。

易珊已经离去了。韩怡风亲自将她送走了。

易珊走后的桃林似乎显的格外的寂静。在韩怡风的心里似乎感到了那么一丝的空虚。但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易珊因为他而送了性命。比起任何人来说他更明白他面对的敌人有多么的可怕。不管那人是不是沈玉嫣，光论那人的剑法他都没有信心能够活到最后。

当他将易珊送走之后回到屋内的时候他意外的看见了桌上的一张纸条。纸条上没有别的字只有一个“珊”字。另外在字条之上还放着一朵正娇艳开放的桃花。他的内心忽然一阵收缩。没有犹豫他转身拿起“残花剑”便又奔了出去。

骑着快马，韩怡风一路狂奔。很快他追上了易珊，易珊很好正驾着马车向龙虎山驰去。韩怡风没有上前与易珊见面。只是暗自在后面跟随，直到午时易珊已经进入了蜀道之上韩怡风在放下心来。但仍在路上雇了一支镖队暗中护送这才转身回行。

回到桃林已近黄昏。天边的霞光映红了半了天迹。桃花仍在微风之中摇曳。可是在院里却多了一个人，一个死人。魁梧的身躯倒在地上，血早已流淌了一地并浸入了土地之中。在他的手里还握着刀柄，可是显然刀还未来的急出鞘他的人已经死了。在他的喉咙之上有着道极细的伤痕，血就是从这个伤口里流出的。在他的胸膛上还有着一朵格外入眼的桃花。

韩怡风上前一看才看出来死人竟是锦玉山庄的钱进。正当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的时候他听见了一个声音从他的身后传了过来。

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个人，漆黑的长袍连头一起藏起了他全部的身体。只有那纤细的双手露在外面。韩怡风看不清他的全貌，只能看见他略微削尖的下颔和那红桃色一般红润的双唇。那是一个女子，难到他真的是沈玉，嫣韩怡风的一颗心忽然急速的开始跳动。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你到底是谁？”韩怡风努力的让自己保持着绝对的冷静。

这个时候那人终于开了口，用略微撕哑的声音道：“你真的想要知道我是谁？”

韩怡风看着那人没有说话，可是他的眼神已经清楚的肯定的告诉了对方。

那人也没有在说话只是抬起了右手缓缓的取下了头了的帽子。在那一刻韩怡风感觉到了空气在急速的冷却，他的心不由自住的开始颤抖。在那一瞬之间有一个问题在他的心里反复的问了不知多少遍，真的是她吗？

对方的面孔出现在了他的眼眸之中，却并不是那一张脸。那是一张他极为陌生的一张脸。他并不认识这个女人。他的心情也渐渐的恢复了平静，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又清楚的感觉到了一种失落。她真的已经死了，不可能会活过来的。韩怡风告诉自己。

“你不认识我对吗？”那女子顿了顿又接着道：“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五年以前你曾经杀过一个叫江南钏的人？”

“你是江南钏的什么人？”韩怡风问道。

“我就是江南钏的女儿。这一切都是我做的，我要报复你。因为我恨你，我不但要你死我还要让你身败名裂。”这几句话到最后那女子更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

仇恨本来就比任何的东西都要让人害怕，对于这一点韩怡风从来没有否认过。“那现在我已经是峰败名裂，你是否准备杀了我呢？”

那女子冷冷的笑着道：“不。还不够，我还要让你尝到失去身边最亲之人的滋味。”

这一次轮到韩怡风笑了，他笑道道：“亲人。我韩怡风只是一个孤儿而以，我早在四年以前就没有亲人。一个都没有了。”

那女子的笑容忽然的冻结在了一起，半响才狠狠的道：“不。还有一个，一个一直都陪在你身边的人。”

韩怡风的脸色终于变了，变的狰狞了起来道：“你如果敢动她一根头发，我一定要你的命。”

“哼。你还是在乎她的不是吗？你怕我杀了她对吗？那我翩翩就要让她死。”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女子的话忽然变的如此的激动。而且在不自然之间竟然散发出了强烈的杀气。

“那我就先杀了你。”韩怡风做事永远都是那么的果断。他不想让易珊受到伤害，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身前的这一个女人先死。或者是自己先死，如果自己死了那么这个女人心中的仇恨也许也就平了。所以他出手了，他已经决定在今天便做一个了断。

他拨出了长剑出手了，他的剑还是和四年之前一样。快如闪电，势如奔雷。剑气涌动，他手中的长剑在瞬间变幻出万道剑影向那女子刺了出去。杀气也在一瞬之间奔发而出。

面对着韩怡风这样的一剑，那女子也并不在意。右手上忽然划出一柄长剑。却使着和韩怡风一模一样的招式出来。谁也想不到一个女子竟会使出如此刚烈的剑式来。

两剑划着同样的轨迹，闪烁着同样的光影交织在了一起。韩怡风变动的每一招这个女子都会。而且比韩怡风使的还要快，还要强。

两人一个骤开骤合之后停了下，因为韩怡风已经受伤了。韩怡风不得不承认那个女子的剑法比自己精妙。这一剑韩怡风本会伤得更重一些的，可是那女子却收了半分力道。显然她还不想让韩怡风死。所以她也没有再对韩怡风追击下去。

“你为什么会我的这一招剑法？”韩怡风后着伤口问道。

“我不但会你的这一招剑法，而且你会的每一招我都会。因为我要用你的剑法杀了你，那才会有意思。”那女子说着忽然间目光一转之后微微一笑道：“看来我该走了。你似乎有客人到了。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千诉你，那就是你的易姑娘因该已经入了蜀道了吧。我现在就要去找她。真希望你能在我之前追上她。”说完那女子便展开轻功瞬间消失在了桃林之中。

韩怡风正要追去，却看见了一行好几个人向桃林来了。当先一个人正是空智和尚，在他的身后的人俱是手持兵刃。更有几个人还是带着孝而来的。这几个人韩怡风认得仍是锦玉山庄之人。

当一行人看见了钱进的那一刻，锦玉山庄的那几个人便冲了上来伏在地上大哭起来。随后其中一人又指着韩怡风大叫着：“是你杀了二叔，这一次我们亲眼所见你如何抵赖。”然后又转过头去对着众人道：“大家一起杀了他为爹和二叔报仇。”说着当先便向韩怡风冲了上来。锦玉山庄的人也拨出兵刃要杀了韩怡风。其他众人除了空智大师以外其余大多都是另外死者的家属，现在见到这种情况也不用多说便要冲上来。

韩怡风心下正担心着易珊，是片刻也不敢在耽误了。当众人待要冲上来的时个，忽然出剑，将剑指出，正好指在了当先一人的鼻尖之上。顿时众人心下骇然都停了下来。如果韩怡风这一剑在向前半分那人便死在了当场。

“你二叔不是我杀的，不管你们信不信，三天之后来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现在就要去追凶手，如果你们谁要在敢拦着我就真的杀了他。”说罢韩怡风也不在多说话，展开轻功便也消失在了桃林之中。

待韩怡风离去之后，众人真的没有人敢去追，当然以韩怡风的轻功他们也是追不到的。

这时空智大师开口道：“我相信他不是真正的杀人真凶。我也相信他说了三天那便是三天。”


第四章 剑落七星

　月在夜空之中变得更加的残缺，月色显的比以往都还要苍凉。

夜风加快了昨日的速度，在空气中发出呼呼的声音。

紧紧的追赶了好几个时辰，可是韩怡风还是没有来的赶到。

当他追上易珊一行人的时候，那辆马车已经翻倒在了路旁。车夫死了，他雇用来保护易珊的镖师们全都死了。没有一个活着，全都是一剑封喉。

韩怡风在四周寻找了很久，他很庆幸，因为他并没有看见易珊的尸体。那么到少证明了易珊很可能还活着。还有着那么一丝的希望。

\奇\夜空一轮明月被云层遮住，然后又出现了。韩怡风努力的在四同察看着，他希望可以找到那怕一丝有关易珊踪迹的线索。可是他什么线索也没有找到，他只找到了易珊遗落的一张素白手绢而以。

\书\夜色越来越重。午夜的风也越来越加的凄厉了。

忽然之间韩怡风感觉到了有一道月影从自己的眼前一闪而过。

在他回过头来到时候他再一次的看见了那个女人。她站在高高的树梢之上，随风鼓动的黑色长袍更像是鬼魅的残影。她背对着月光，韩怡风没有看见她的脸。可是她手的那一柄长剑却映出了森冷的寒光。

“易珊在那里？你放了她可以任凭处置。”韩怡风并没有做过多的思考，他现唯一担心的就是易珊的安全。

那个女人森然的笑了，道：“想不到堂堂的‘桃花公子’竟会到这任人处置的一步。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成全你的。你想要我放过她，也行。只要你能杀了我他自然就安全了。”说完也没有给韩怡风考虑的时间，然后又接着道：“出剑吧！”

韩怡风已经没有了选择，他拨出了手中的“残花剑”。可是当他把剑对着那个女人的时候，他却看见了那个女人身后随风飘舞的头发和在月光下那纤细的身影，在那一刻在他的心里忽然涌起了一丝如此的熟悉。

极风骤起，那女人举剑已经迎面向他刺了过来。韩怡风只能感觉到突然扑面而来的劲风和对方剑锋之上袭来那森寒的杀气。

多年的剑术修炼让韩怡风深深的明白对手的剑法与自己的差距。在极速的后退同时韩怡风也出手了，长剑在他的手中挽出了数十道剑影。在片刻之间两剑不知相交了多少次。随后韩怡风在侧身之间手中的长剑也徒然的一变，以电光之势反手向对手刺了出去。

突然的变招并没有对那个女人产生任何的作用。她以一种绝无可能的方式将刺出的长剑中途抽了回来刚好隔开了韩怡风闪电般的一剑。

他能隔开这一剑韩怡风并没感到任何的意外，而是以更快的速度，更强的剑式向她的喉咙横削了过去。

可是对手好似早已知道他的出招，也用着同样的招式挡住了他的这一剑。两剑交措瞬间迸出了无数的火花。也就是在这一瞬间剑锋反射出的月光刚好照在了那个女人的双眼之上。韩怡风以最近的距离看见了她的那一双眼睛，那是曾经多么让他魂牵梦萦的眼睛。他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眼睛。

韩怡风的双手开骤然颤抖了起来，他停止了剑式。胸膛忽然开始起伏。“你不是江南钏的女儿。”

“费话少说，今天就是人的死期了。”那个女人并没有给他太多说话的机会又是一剑向他刺了过来。长剑划着撕裂空气的声音，幻化出了一道白虹以一种电光的速度刺向了韩怡风。

韩怡风没有动，直到对方长剑到达他之前他都没有动。当剑刚要刺入他胸膛的那一瞬间他的身体才微微的侧了半分，同时他手中的剑也在同一时间刺了出去。

对手的长剑毫无意外的刺入了他的肩头。而他的剑尖却只是刚好从那女子的脸上浅浅的划了过去。当划到一半的时个他手中的剑又徒然的一变以极快的速度向一旁挑了开去。他这一剑除了在对手的脸上留下了如游丝一般的血痕以外，并没有让对手有实质上的伤害。可是随着他剑尖的挑动一张如蝉翼般的面皮从那女人的脸上落了下来。夜风将那张面皮吹落了很远很远。

就在这一瞬之间空间似乎陷入了无尽黑暗的深处。再也听不见任何的风声，再也看不见皎洁的月光，就连自己的呼吸也似乎已经不存在了。重新映入韩怡风眼睛的那一张面孔已不在是他陌生的面孔。月光之下那张面孔是如何等的清晰。

韩怡风最怕面对的事情他终还是无法逃避。是她，真的是她。韩怡风感觉不到伤口传来的任何疼痛。不由得他向后退了两步，在他的面上有的只是震惊与一种别人永远都无法体会到的痛楚。

“为什么？为什么你还要回来？”韩怡风的声音也开始颤抖了。

沈玉嫣的面容也在这一刹那间变了，那双眼里变的充满了深深的恨意，并撕声道：“因为我恨你。我恨你移情别恋爱上了别的女人。我恨你说过一辈子都要相信可你最后还是怀疑了我。我恨你竟然真的能狠下心来杀我。所以我要抱负你，我要让你痛苦一辈子。我要让你死。”说完沈玉嫣再一次握着手中的剑向韩怡风刺了过去，这一次刺向的是韩怡风的喉咙。

韩怡风没有想过再要还手，他也无法在动手去杀一次自己心爱的人，因为那比在他的身上刺上千万刀还要让他痛苦。如果他不能杀了沈玉嫣那么能死在沈玉嫣的剑下他也算是满足了。他也不想在痛苦的活下了，那太累太累了。四年的折磨已经让他身心疲惫了。

当他有了这一个念头的时候他忽然感到了四年里从来都没有过的轻松，他的人也在那一瞬间变得如此平静。那就那么看着沈玉嫣举剑身他刺了过来。那张一直镂刻在他脑海里的面容，他已经好久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看看了。

时间忽然间变的好慢好慢。沈玉嫣的每一个分身影；她脸上的每一寸轮廓；甚至是她每一丝飘动的头发在此时都是那个的清楚。都那么动人。Qī.shū.ωǎng.然后韩怡风闭上了双眼，将那沈玉嫣紧后的身影和面孔都深深的印在了脑海之中。他就那么的等待的死亡。

可是沈玉嫣手中的剑并没有刺入他的身体，而是在伴随着一阵叮咛之声和沈玉嫣一声闷哼之后抽了回去。韩怡风再睁开双眼的时候，正看风沈玉嫣极速的向后退去。同时他还看见几道银色的光芒从沈玉嫣的身侧闪过。

当沈玉嫣退出丈外定了下来之后他看见沈玉嫣痛苦的表情，他更看见了沈玉嫣身前钉着的那两支银白色的银针。这两支银针他是那么的熟悉，一眼之间韩怡风已经认出了这两支银针正是当年他师傅死后遗失的“七星雨”内的暗器。

满脸的诧异韩怡风侧过头看向了银针射来的方向。他更不敢相信他看见的一切都是真实。因为他看见易珊，易珊手中拿着的正是“七星雨”的机阔。那七支银针是从“七星雨”**出来的。“七星雨”却在易珊的手里。那么四年前盗取“七星雨”的人是易珊，而杀他师傅的人却又会是谁。

实在不敢相信，韩怡风瞪大了自己的双眼。


第五章 遗香残泪

　易珊来到韩怡风的面前，韩怡风在她的脸上看到了泪水还有内疚。

“‘七星雨’为什么会在你的手里？”韩怡风还是禁不住的问道。

易珊没有回答，但是她在细细凝望了韩怡风半响之后她说了一句“对不起，韩大哥。”

对不起，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否是她承认了一切呢？

易珊说完这一句话之后便不在看韩怡风一眼，而是转过了身来走向了受了重伤的沈玉嫣。当她来到沈玉嫣面前的时候，她流着泪水道：“你不怪韩大哥，他从来都没有对不起你。四年前你看见的，是我趁着韩大哥喝醉的时候顾意演给你看的。因为我爱他比你更爱他，而你却才是他唯一爱的人我忌妒你，所以我要你自己离开。”

听完了她的话沈玉嫣整个身体都如像突然间被雷击中。身体在一颤之下她手中的剑已落在了地上。

四年前她所看见那一幕是假的。她看见易珊和韩怡风睡在同一张床上是假的。那么她这四年来的恨又算什么？她杀了那么多的江湖高手那又算什么？她每一天都在拼命的练剑，为的就是有一天可以亲手杀了这个负心的人。当年他不愿意向韩怡风解释一切也是因为她恨韩怡风负心于她，可是四年后的今天真相却是韩怡风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一切都只是出于她对韩怡风的不信任而以，那么她又有什么资格去责怪韩怡风对她的不信任呢？

“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会这样。”沈玉嫣的身本如像忽然之间失去所有的力量。在也忍受不了现实的一切，她痛哭了出来。

在易珊身后的韩怡风，也忽然之间明白了当年沈玉嫣为什么会不辞而别。为什么不愿向他解释一切的误会。他好恨这自己，他恨自己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不相信。他恨自己竟真得能出手将剑刺向沈玉嫣。他也恨自己如此的愚昧。

“那么，我的师傅也是你杀的？这不可能，你不会武功又怎么可能杀得了他？而且你怎么会有我送给玉嫣的玉钗？”韩怡风在说话的时候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痛楚，泪水涌了出来。

易珊回过了头来也是流着泪水，她看着韩怡风道：“师傅是我杀的。也许是因为她恨你所以她并没有将你送她的那支玉钗带走。那天沈姐姐走了之后，我便从她的屋里将玉钗偷了出来。师傅是因为喝了我下过‘百花软骨散’的汤才会让我有机可趁。在师傅没有反抗力的时候我将玉钗插入了他的胸膛。所以师傅是我杀的，我杀的。”

当说完这些话之后易珊跪倒在了韩怡风的面前痛哭着道：“对不起，韩怡风一切都是我做。师傅是我杀的，沈姐姐和你之间的误也是我造成的，一切都是我做。我对不起你。”

世界是这个残酷。夜风呼啸了起来，吹着四同树上的树叶沙沙做响。残月也躲进了云层最深处。天地如像在片刻之间变成了地狱的深渊，让三个人永远永远都无法从里面爬出来。

韩怡风强忍了泪水，颤抖着声音问道：“玉嫣走了之后就可以了，为什么你还要杀了我师傅。为你什么你还要嫁祸给她？”

易珊拭了拭泪水道：“因为她虽然走，可是你喜欢的还是她，不是吗？你一定还会去找她，不是吗？因为有她，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我恨她。如果她没有出现在你的身边，那么你一定会喜欢我的。只有让你恨她，你们才会断绝一切的关系的。只是我没想到，失去了他会让你如此的难过。在这四年里我总是无微不至的守在你的身边，我以为你会选择我。可是没有了她你宁可孤独一生，也没有选择我的。那时候我才明白，我一点机会都没有。”

说完这些话，易珊忽然站了起来。从新举起了“七星雨”转过身对准了沈玉嫣。狠狠的道：“是她，他本不该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我要杀了他。”

韩怡风大惊，喝道：“不要。”可是已经来不急了，一着一声机阔活动之后发的声音韩怡风举起了手中的“残花剑”对着易珊的掷了出去。残花剑精准的穿透了易珊的身体。可是易珊手中的“七星雨”只是发出了一声空响，并没有身出任何的东西。

易珊缓缓的转过了身来，鲜血不断的从她的身体内流出。连成了一窜鲜红的血珠一滴一滴的落在了地。每一滴落下都绽开了一朵鲜红的花朵。在她的脸上出显了一丝丝的微笑。她怒力喘着气息对韩怡风道：“我既然得不到你的爱，那么能让你亲手杀了我，也算得上是如愿以偿了。”说完易珊闭上了双眼直直的向后倒了下去。

韩怡风在一起震惊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因该去怪她做的一切。在易珊倒下去的那一刻他冲了上去，在易珊倒地之前将她抱在了怀里。可能是感觉到了韩怡风的怀抱，易珊微笑着的脸上，最后落下了一滴泪水。

韩怡风将她紧紧的抱在怀里，颤抖着声音哭泣着道：“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在片刻之后韩怡风仰天长啸道：“为什么？老天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做错了什么？”

在这一刻沈玉嫣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有得之是比以前更多的泪水，比以前更多的伤痛。老和他们都开了一个天大的完笑。

在无声无息之间沈玉嫣离开了，带着无尽的泪水与伤痛离开了。

风声并没有停止，残月也陷入了云层内一个夜晚都没有再出来。

韩怡风抱着易珊一步一步的向着桃林走了回去。一切对于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他的心忽然之间感觉不到痛了，他的泪水也忽然之间干涸了。难到这就叫做心碎莫过于心死吗？难到心真的死了吗？那为什么在这一刻感觉不到痛了？

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了有多远。韩怡风抱着易珊回到桃林的时候已经是晨曦了。

一夜不在，所有的桃花都好像在这一夜里全都落下了。就算有很少一些还在枝头摇摇欲坠，但它们都好像失去了所有的色泽。没有了颜色的桃花就像没有了灵魂的人，只是行尸走肉了。

韩怡风将易珊埋在了桃林之中。在她的坟头上洒满了凋零花瓣。然后他坐在了坟前拿来了大坛的酒，没命的向嘴里倒下去。这一次无论他是如何的喝，在也不会有人来照顾他了。以后也再也不会有了。以前他总是想着要易珊离开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今天易珊终于离开了，可是她的幸福却永远留在了韩怡风的身上。

韩怡风就那么坐在那里喝酒。喝醉了就睡，睡醒了又喝。他就这样过了三天。


第六章 共葬花魂

　时间在悄无声息之间就过去了。

在这天里韩怡风再也不是韩怡风了，他就像是一个喝醉之后的乞丐。

他的头发蓬乱了，也没有去梳理。他的衣服在地上弄脏也，也没有换下。他饿了，也没有吃东西。他只喝了酒，在他的身上也只有酒的味道。

他等待着众人的到来，然后他向众人承认他就是真正的凶手，最后他会死在那些人的手中。到时候一切都结束了，也不会有人再去寻找沈玉嫣报仇了。

现在他什么也不求了，他唯一所求就是速死。可是三天的时间他不知道要怎样来度过，可能唯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灌醉。

但是他却并不知道在他喝醉的时候，曾有一个人来到过他的身旁，带着无尽的痛苦用纤细的手指在他的脸上轻轻的扶过。然后对他说了一句：“我永远都爱着你。”最后还在他的衣襟之上留下了一汪泪水和在他“残花剑”的旁边放上了一柄叫做“幻月”的长剑才离开了。

第三天终于到了。可是韩怡风却没有等到那一群人的到来，并没有人来也没人来向他问罪更没有人来杀他。直到黄昏才有一群人来到他身前对他说：“真凶已经自己站出来认罪了，我们是来向韩公子陪罪道歉的。希望韩公子愿谅我们以前的得罪之处。”

当听完这一句话之后韩怡风在从酒醉中醒过来。这个时候他才看见了“幻月剑”。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有沈玉嫣来过。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沈玉嫣已经向众人承认了事实。

“凶手在那里，她已经死了吗？”韩怡风一把抓起了当先一个人的衣领急切的问。

那个被他忽然的动作吓了一跳，颤声道：“因该还没有，不过现在大有因该正准备用她来祭奠已经死了的众位前辈。”

等他刚说完韩怡风便一把抓起“残花剑”冲了出去。

在他赶往之时众人早已将沈玉嫣绑在十字木之上，下面是一捆干柴。众多的人都披麻带孝的站在前面。正准备点火。

木架之上的沈玉嫣流起泪水。她就要死了，到这临死之前在他的脑海却只有韩怡风。那一幕一幕的回忆在这一刻不断的涌现。那是一个她爱过，也恨过的男人。

可是他没想到韩怡风还会出现。

韩怡风从屋宇之上飞落一剑斩断了绳索，将她抱了下来。

“我不准你死。”韩怡风看着沈玉嫣的双眼坚定的对他道：“曾经我答应过你，要相信你一辈子，更要保护你一辈。第一个承诺我没有做到。那么第二个承诺我绝不可以在失信。”

沈玉嫣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感觉到自己有太多的眼泪在这一刻忽然全都涌了出来。摇着头沈玉嫣道：“不。人都是我杀的，我因该承受这个结果。既然今生我们无缘，那么就让我们来世在一起。”

这个时候其它的所有人都早已拨出兵器对着两人。待看清楚来人是韩怡风之后。一人大喝道：“韩怡风你这是要干什么？”

韩怡风听了沈玉嫣的话只是摇了摇头。然后转过头来对众人道：“我韩怡风只要还活着我就不会让你们伤她一分。”说完扬起了手的长剑。

随后发生的一切，只有杀戮。在众人冲上来的时候，韩怡风挥舞着长剑挡在沈玉嫣的身前。

血。沈玉嫣只看到了血，满天飞舞的血很快的染红了脚下的一片土地。其中有着他人的血也有韩怡风的血。众人一个接着一个在韩怡风的剑下倒地。韩怡风身上的伤口也一道一道的开始出现。

韩怡风杀过人，可他只杀过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今天他已经不在是一个人了，他似乎已经成了恶魔。杀戮着的恶魔。

他为什么会这样，只有沈玉嫣知道。她想要阻止韩怡风，可是没有办法。

对方的人很多，韩怡风已经受了很重的伤了。这样下去他会死。有什么么办法可是让一切停止。(奇*书*网.整*理*提*供)

看着身上渐渐被鲜血染红的衣服的韩怡风，沈玉嫣拾起了地上的一柄刀，反手刺向了自己。刀直接穿过了沈玉嫣的整个身体。鲜血和泪同时在流出。缓缓的她倒在了地上。

当韩怡风回过头来看见沈玉嫣已经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忽然震惊在了那里。同一个时间一柄长刀劈在了他的后背之上。一声怒喝，韩怡风反手将那人的头颅整个一起削了下来。

顿时众人惊骇也都定在了那里。

韩怡风扑到了沈玉嫣面前，的把将她抱起来痛哭着道：“玉嫣。玉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沈玉嫣哽咽着喉咙道：“我们来生再在一起。”说完便闭上了双眼任凭韩怡风如何的呼唤都再也没有醒过来。

韩怡风这才撕心裂肺的痛哭了出来。忽然之间韩怡风仰天长啸，啸声透了天迹。久久得在天地之间回荡。

这时空智大师走来了韩怡风的身前来，看着周围的一切不断捏着手里的佛，道：“阿弥陀佛。贫僧来完了一步。”

韩怡风看了他一眼含着泪道：“空智大师。请你在我死以后将我们两个人一起火化了之后，将我们的骨灰一起撒在我住的桃林之中好吗？”

空智一愣之下。看见韩怡风抱着沈玉嫣，另一只手将手中的“残花剑”刺入了自己的胸膛。空智有心要阻止，可是无奈他是韩怡风。他的剑从来都是那么快的。

黄昏之下，天地一片的血色。地，是血染红了。天，却是夕阳映红了。

韩怡风紧紧的抱着沈玉嫣，到死也没有在放开。

他们注定了只能来世在一起。

空智大师完成了韩怡风最后的心愿。

当他将两人的骨灰都撒在了桃林之中之后。一夜间凋零的桃花全都又盛开了。绽放着那份只属于它们娇艳的美丽。

后记

　从我第一次下笔想要写出我自己的一点西的时候天始到现在，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写出的第一部小说。当时刚写完的时候感觉还不错，不过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去看时才发现，里面不但有很多的语句并不通顺之外更有着很多的错别字在里面。有一些是因为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不太认真吧！老爱把一些读音相近的字搞混淆。还有一些是因为我打字的时候没有注意打错了。

这是我的第一部小说，篇幅虽然短了一点，可观性虽然差了一些不过这必竟是踏出了我的第一步。在我完成了这部小说，并发现了大量的问题之后，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反我以前看过的一些经典的小说从新看了一遍。然后又上网查了许多相关的技巧、要点、方法之类的东西，希望在接下来的作品当中可以写出一些有可读性的作品。

我知道我写的这些东西也许并没几个人会去看。但是我真诚的希望看到了的朋友能给我一些意见。

下面是我最开始写的时候写的这部小说片段，虽然自己都看不过去了。还是想把它拿出来让看到的朋友给我点评一下。在下谢过了！

“玉嫣，玉嫣。”

韩怡风又喝醉了。在梦里他叫得仍然是这个名字。四年了，从未改变过。

他无法忘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伴随着那一幕幕定格的画面铭刻在了韩怡风的脑海之中。

也许这是上天的一场捉弄，让韩怡风每天活在痛苦的阴霾之中。每天只能以酒来消愁。

不可否认酒是个好东西。它让生活在痛苦过缘的人可以拥有片刻的解脱。让他们可以沉醉其中。

与此同时酒又是一切痛苦的养料，有些你想忘记的东西往往在酒醒之后便记得越发清楚。直到有一天连酒也无法使之忘却的时候才会发现这借酒消愁本就是一个错误。

四年了。酒醉早已无法使他忘记任何东西，早已无法使他得到那怕一点点的解脱。可他却仍和大多数人一样还妄想着用酒来麻痹自己。此刻酒已成了他生命的全部。

其实在四年前他亲手震碎沈玉嫣经脉的时候他的心就已经死了。虽然他最后仍是没有忍心将她杀死。但是他却更知道如果沈玉嫣没有了武功那便注定了是死了。亲手杀死自己心爱女人的滋味，是多么的令人心痛。

虽然当时韩怡风并不愿意那么做，但是他气疯了。也许是因为爱的太深，所以恨才会这么深。

在屋内酒坛摔了一地。整个房间之中散发的尽是那一股浓浓的酒味。

韩怡风伏在桌上。在桌上放着的是一支碧玉萧和一柄楠木古琴。

萧是韩怡风的萧。当年韩怡风就是执着这一支碧玉萧风流于江湖之间。人称作玉萧公子。能够与沈玉嫣相识也是仗着这一支碧玉萧。这萧与那琴早在四年前就已无法分离了。而此刻却又沉静了四年。

而这一柄楠木古琴则是沈玉嫣之物。这琴就如同她的人一般没有一丝一毫的装潢。但是这楠木古琴所留下的一切那远比任何的东西都更为珍贵。

感情真的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它使人一方面拼命的想要忘记这一切。一方面却又将这会勾起回忆的东西留了下来。

韩怡风是个武学奇才。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便用那颠覆传统的思维领悟出了百年来无个参透的龙神决。练就了一身强横的武功。

在四年之前。

韩怡风还是一个年少不拘，桀骜不逊的少年。他仗着一身的武功处处挑战各路高手，并行侠于江湖之间，留下了一时之美名。

又因精通音律书画。且为人风流萧洒。所以在江湖之间也成了不少少女追棒的对象，心目中的情郎。

可是为人孤傲的他却又怎会将这些胭脂俗粉看在眼中。所以一直都是孤身一人逍遥于天地之间，问遍山川河流，问遍大城小镇。那又是何等的快活。

而他又怎会想象到沈玉嫣的出现竟会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当时，时至六月。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

奇~他是在无意之间踏入了这一片桃林之中。心情所至，韩怡风步入了林中。看着满天的花瓣，闻着淡淡的花香。

书~那时的韩怡风还觉得生活是那么的美好。

就在这林中，偶然间韩怡风听到了一阵若有似无的琴音。于是便寻着这琴音走去。他是一个精通音律的人。就是平日里听到有人扶琴也会不由自主的留足听上片刻。更何况是在这毫无人烟的桃林之中。更何况是这般悦耳的琴音呢？

寻声而去。渐渐的一条小溪出现在了他面前。琴音就在这溪流的上游。于是韩怡风又顺游而上。当他来到一汪清潭之侧的时候，他终于看风了扶琴之人。

在溪边崖侧的一个巨石之上。一们素衣女子盘膝遭而坐。琴在他的腿上。十只纤细的玉指不停的扶落在琴弦之上。每一个音符者是那么的清淅，丝毫不乱其耳。

韩怡风没有看见他的面容。因为女子面上蒙着一层如雾的轻纱。可那双眸之间所流露出的那一番美已足以让韩怡风所惊叹。

那双纯净如星皓的眼眸一直盯在楠木古琴之上。显得是那么的专注，又似乎是那么的冷漠。对于韩怡风的到来似乎闻所未闻。

也就是在这双冷漠的双眼和那面纱之下的面容让韩怡风如此着迷。他从来没有对认何女子有着这般的看法。因为其它女子在他的面前，他一眼便可看到她们的一切。而站在这女子面前他却什么也看不到。

忍不住韩怡风拿出了自己的碧玉萧。

萧声渐起，随继附和上了那女子的琴音。

而那女子似乎仍是不闻。仍不为他的萧声所乱，他的琴音仍是那般的孤寂。就如同他的人一般丝毫不为外界所沾染。显得又是那般的超凡脱俗。

在她的琴音之中韩怡风感觉不到一丝世间的的情愫。韩怡风所能感受到的只有她那如冰封一般的孤寂。

也许正是如此才激起了韩怡风那颗高傲的心。暗中韩怡风决定一定要打开她的心门，看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

一念到处，他的萧声立刻变的缠绵。不断的牵扯着那琴声。可是显然一点用处也没有。

日暮。琴声终于停了。那女子却仍是没有看韩怡风一眼。转身便踏着轻功飘锛而去。

只留下了韩怡风一人还痴痴望着她。

自此以后。韩怡风每天都会来到这里，如他所料的每当时近黄昏，这女子都会出现在这里扶琴。而韩怡风也仍是每天以萧音与琴音附和着。努力试着去打开那女子的心门，试着去打开她那冰封的世界。

而在一段时间过后。那女子却仍是如常，对韩怡风的存在仍是如若不见。

一天，二天，三天……每一天韩怡风都来了。而每一天都是一样的结果。直到第十八天。那一天韩怡风没有出现。那一日女子心里忽然感到了一丝失落，她毕竟也是一个年入芳华的女人啊。

可谁也没有想到在第十九日。隔了一天后韩怡风又出现了。而那一天与前些日子不同的是。他那日的萧声中带着一丝颤抖。他的面容也显得是那么的苍白。而他似乎没有前几日那般的神采奕奕。以往他都是笔直的站在那里的。而那一天他却是背靠着树干的。并且时而萧声会弱下片刻，他似乎显得是那么的虚弱。

听着这样的萧声女子的双眉终于向中间微微怂动了一下。就那么一下，她的琴声随之也颤动了一下。她已听出了萧声背后韩怡风已受伤了，这伤显然还不轻啊。

而韩怡风却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那一个为颤动了一下的音符。就那么一下，韩怡风已觉得如此的高兴。

而最后他终于坚持不住，仰身倒在了地上。那女子竟然不由惊出了一声“啊”。随继琴音也嘎然而止。

当韩怡风醒来之时首先便感觉到自己伤口处传来了淡淡的凉处。低头一看自己的伤竟已被人包扎好了。[网罗电子书：www.WRbook.com]

随继韩怡风便发现自己处身在一间木屋之内。而这屋里的沉设却如此的简单。

在一旁的的桌上。放着的正是他的那一支玉萧，还有那一柄古琴。

韩怡风起了身来，走到了桌前用手轻轻的抚摸着这柄古琴。就在他手指触到琴体的那一刻。竟似乎他触到了这琴的主人一般。

忽然间韩怡风看到了一琴上竟刻着两个小篆“玉嫣”。忍不住他轻声念了出来。原来她叫玉嫣。

“这不是你可以叫的名字。”冰冷的话语从身后传了来。

“原来这是你的名字。”韩怡风回过身来。看见她的目光仍是那般冷漠，而这一次她的眼睛不在是看着琴的，而是真切的看着韩怡风的。

但是就在两人目光相撞的那一刻，女子的目光竟不自然间转了开去。

“玉嫣，这个名字真的很好听。”说罢。韩怡风又念了一遍“玉嫣”。

“我姓沈，你可以叫我沈姑娘。但你不可以叫我玉嫣。”

姓沈。沈玉嫣。这个名字便从那一刻起铭刻在了韩怡风的脑海里面。

“我姓韩，名怡风。多谢沈姑娘相救。”说话间韩怡风抱拳以谢。

可谁知沈玉嫣却用一贯的冷漠道：“既然你的伤好了，那就请离去吧。”

听了这话，韩怡风也不能在说什么。只得作罢。转身拿起玉萧离去。

当韩怡风走出这间屋子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间屋子是建在那山崖之上的。一条小道顺崖而下，而崖下便是那一片桃林。

看着韩怡风的背影，沈玉嫣的目光里闪过了一丝迷茫。这是第一个可以走进他世界的男子。当看见韩怡风带着伤而来的时候，在她的心便开始对他怀有了一丝说不明的情愫。在看到韩怡风倒在地上之时更是不知为何心中竟是如此的焦虑。

一切又恢复到了从前。

每日的黄昏这片桃林之中都会响起一阵琴音和一阵萧声。

而与以前不同的是，两种音律已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如同一人所奏一般。

沈玉嫣也不知为何自己的琴音竟会在不自然间与那萧声融为一起。而在自己的心里却也不时的会荡起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

而且她那冷漠的目光在看着韩怡风的时候也会不自然间变的温柔起来。

两人虽然是不说，但在琴萧之音中却多了几分缠绵。在两人的心里是多么的希望时间就这样的下去，永远不变。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之后的许多事情也不会在发生了。但是上天却似乎并没有这般安排。

大约又是这样过了大半个月的样子。终于刻发生的都将会发生的。

韩怡风没有在出现。

那一天沈玉嫣在那里一直坐到了新月升起。琴放在膝上却一直为扶，她已经习惯了有萧音的琴音。如果没有了萧声，他便觉得那美妙的韵律就会变的如此空洞。

第二天，韩怡风仍未来。

膝上的琴也仍是未动。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韩怡风都没有出现。而这桃林中也再也没有响起过琴声。

难道他真得不会在来了？难道他真的只是来玩玩而以吗？还是他又出了什么事吗？想着，想着。沈玉嫣不由的担心了起来。还记得上一次韩怡风一天未来，第二天来的进候便是受了重伤。而这一次他是不是又受伤了呢？

在第七天里沈玉嫣再也忍住。他走出了桃林。这是他进入这里之后第一次在走出这片桃林。她已经决定了要去找到韩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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